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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不
覺
中
，
我
與
山
東
大
學
的
聯
繫
多
了
起
來
。
所
以
如
此
，
是
因

為
我
和
老
伴
寫
的
兩
本
書
，
是
由
山
東
大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但
更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
山
東
大
學
二
○
○
年
成
立
了
韓
國
學
院
，
我
榮
幸
地
被
聘
任
為
名

譽
院
長
。
韓
國
學
院
設
立
在
山
大
威
海
分
校
，
所
以
除
山
大
濟
南
本
校
外
，

我
每
年
總
要
去
分
校
幾
次
。

山
東
大
學
的
出
名
，
我
早
在
中
學
時
就
留
在
記
憶
中
。
那
是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初
，
毛
澤
東
看
了
李
希
凡
、
藍
翎
寫
的
關
於
《
紅
樓
夢
》
研
究
的
文

章
後
稱
讚
他
們
兩
人
是
﹁小
人
物
﹂
，
但
同
時
指
出
，
他
們
的
行
動
是
﹁三

十
多
年
以
來
向
所
謂
《
紅
樓
夢
》
研
究
權
威
作
家
的
錯
誤
觀
點
的
第
一
次
認

真
的
開
火
。
﹂
李
希
凡
、
藍
翎
就
是
山
大
中
文
系
的
畢
業
生
，
他
們
的
文
章

最
初
發
表
在
山
大
刊
物
《
文
史
哲
》
上
，
毛
澤
東
批
示
後
，
不
僅
李
、
藍
兩

人
出
了
名
，
山
大
和
《
文
史
哲
》
雜
誌
也
在
全
國
出
了
名
。

其
實
，
山
東
大
學
早
就
是
一
所
全
國
著
名
的
大
學
，
特
別
是
它
以
教
授

和
研
究
文
史
學
科
出
眾
而
聞
名
。
山
大
的
前
身
是
一
九
○
一
年
（
清
光
緒
二

十
七
年
）
在
濟
南
建
立
的
官
立
山
東
大
學
堂
，
這
所
學
校
由
晚
清
王
朝
到
新

中
國
，
經
歷
了
社
會
和
時
代
的
變
遷
，
曾
幾
度
更
名
，
也
曾
出
現
停
辦
、
重

建
、
合
校
、
搬
遷
的
變
革
，
但
它
一
直
與
時
代
同
呼
吸
，
共
命
運
，
培
養
出

了
大
批
優
秀
的
人
才
。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
它
落
腳
濟
南
，
日
益
取
得
新
的
發

展
，
一
九
八
三
年
又
成
立
了
威
海
分
校
。

但
是
，
對
山
東
大
學
與
名
人
密
切
的
關
係
，
我
在
去

濟
南
本
校
和
威
海
分
校
之
前
是
毫
無
了
解
的
。
記
得
我
第

一
次
去
威
海
分
校
，
在
優
美
的
校
園
內
散
步
，
無
意
中
發

現
校
園
一
隅
有
一
大
片
鬱
鬱
葱
葱
的
松
林
，
其
間
矗
立
着

幾
十
個
石
碑
，
上
面
鏤
刻
着
曾
在
學
校
讀
書
或
任
職
過
的

名
人
的
名
字
，
我
仔
細
看
後
，
不
禁
肅
然
起
敬
。
原
來
威

海
分
校
初
建
時
，
這
片
松
林
險
些
被
清
除
，
多
虧
有
人
建

議
把
它
保
留
，
在
這
裡
為
名
人
樹
碑
，
命
名
為
﹁先
賢
林

﹂
，
以
重
溫
校
史
、
懷
念
故
人
，
才
使
松
林
得
以
保
護
下

來
。
現
在
，
這
片
蒼
翠
的
松
林
和
林

中
的
小
徑
，
成
為
過
往
人
員
回
顧
校

史
的
露
天
紀
念
館
。

曾
在
山
大
讀
書
或
任
職
過
的
名

人
很
多
，
其
中
一
些
是
我
通
過
閱
讀

作
品
而
熟
知
的
文
學
名
人
。
老
舍
一

九
三
四
年
至
一
九
三
六
年
曾
任
青
島

山
大
中
文
系
教
授
，
那
段
時
間
雖
不

長
，
但
生
活
比
較
平
靜
，
他
一
邊
教
學
一
邊
從
事
寫
作
，

《
駱
駝
祥
子
》
等
名
作
就
是
那
時
寫
成
的
。
聞
一
多
曾
任

文
學
院
院
長
兼
中
文
系
主
任
，
講
授
選
讀
、
文
學
史
等
課

程
；
梁
實
秋
曾
任
外
文
系
主
任
兼
圖
書
館
館
長
，
專
門
研

究
莎
士
比
亞
，
因
而
山
大
圖
書
館
裡
莎
翁
作
品
之
多
當
時

為
全
國
之
冠
。
臧
克
家
曾
在
山
大
學
習
四
五
年
，
受
到
了

名
師
的
指
點
，
自
稱
那
是
他
﹁人
生
的
重
要
時
期
﹂
，
他

在
那
裡
﹁找
到
自
己
的
詩
﹂
。
季
羨
林
曾
在
山
大
高
中
讀

過
書
，
他
說
山
大
高
中
是
山
大
的
一
部
分
，
他
是
山
大
的

校
友
﹁名
正
言
順
﹂
，
﹁決
無
攀
龍
附
鳳
之
嫌
﹂
。
此
外
，
文
學
名
家
王
統

照
、
沈
從
文
、
洪
深
等
也
在
山
大
任
過
職
。
科
學
家
王
淦
昌
、
童
第
周
、
丁

肇
中
等
也
與
山
大
有
過
關
係
，
至
於
我
不
熟
悉
的
名
人
那
就
更
是
多
不

勝
數
。讓

人
感
到
意
外
的
是
，
除
這
些
文
學
、
科
技
名
人
外
，
一
些
政
治
名
人

也
與
山
大
有
過
關
係
。
軍
事
家
、
政
治
家
、
十
大
元
帥
之
一
羅
榮
桓
，
年
輕

時
就
曾
在
青
島
山
大
讀
過
書
，
投
身
革
命
後
曾
較
長
時
期
在
山
東
工
作
過
。

成
仿
吾
與
山
大
的
關
係
就
更
為
密
切
，
作
為
著
名
的
革
命
家
、
教
育
家
和
社

會
活
動
家
，
他
於
一
九
五
八
年
至
一
九
七
四
年
擔
任
山
大
校
長
兼
黨
委
書
記

長
達
十
六
年
，
是
歷
任
校
長
中
時
間
最
長
的
。
成
仿
吾
知
識
淵
博
、
思
維
敏

捷
、
待
人
謙
和
，
為
學
校
的
發
展
和
培
養
更
多
人
才
作
出
了
重
要
貢
獻
，
至

今
人
們
還
懷
念
他
。

二
○
○
一
年
是
山
東
大
學
成
立
百
周
年
，
畢
業
於
山
大
的
詩
人
臧
克
家

時
年
九
十
六
歲
，
他
特
別
寫
了
一
篇
紀
念
文
章
，
深
情
回
憶
在
校
時
的
往
事

，
並
題
寫
《
悠
悠
百
年
，
人
才
濟
濟
》
以
示
祝
賀
。
現
在
又
過
去
了
八
年
，

但
我
想
，
這
個
評
價
對
於
山
大
百
餘
年
的
歷
史
而
言
，
是
再
恰
當
不
過
的
。

解放後出版孫犁著
作中最值得收藏的，應
該是九二年百花文藝出
版社八卷本《孫犁文集
》珍藏本，凝結老人一
生心血智慧。可惜這套
書限量發行，僅印兩千

部，現市面上極罕見。我辛苦訪尋孫著幾個
年頭，但逢外出總不忘尋訪， 「為伊消得人
憔悴」，但它始終杳如黃鶴，無緣親見，是
我平生至痛！

後來我很僥倖地擁有了一套八十年代初
期版本《孫犁文集》，是簡平裝五卷本。它
裝幀樸素無華，深藍色封面，封面下半部不
顯不揚印幾朵線條簡單、極有生氣的刻花。
封面設計者陳新。各卷均附孫犁不同時期黑
白生活照和著作手跡。印數均在一萬二千五
百冊以上。頗多平日緣慳一面的珍貴照片，
讓我大飽眼福。對於一個女 「孫迷」，這些
誘人書目，引領我進入的豐富文學領空，喚
醒了我內心多少溫柔書香舊夢啊！

這五卷《孫犁文集》與九二年版《孫犁
文集》雖不可同日而語，但自有它獨特研藏
價值。況老版本亦書市鮮見物。在我有限孫
著收藏中，它順理成章成為我的珍藏，是我
孫著藏書史上頗值書寫的得意筆墨。

南京小李是我結交有些年頭的鐵桿書友
，他經營舊書兼藏書，我很多好書皆經他手
購置，包括這套《孫犁文集》。書友知我喜
藏孫犁著述，故時時留意，這套書是小李特
為我從舊書店購下代存，並以收購價讓我，
連昂貴郵費僅花六十元，讓我喜出望外。文
集第五卷後面貼有 「全五冊五十/」字樣，
當是舊書店標價。尤其讓我感懷書友重情重
義金子般品性。《孫犁文集》因這段書事佳

話，更讓我感念縈懷。
那時我正逢下崗，一個清貧自由撰稿人，雖酷愛讀書，

但家境清寒，囊中羞澀，萬不敢放膽購書。即使六十元也費
盡躊躇，這種苦痛是外人很難理解的。承蒙書友開恩，允諾
我可寬限一個月內購買，讓我如釋重負又心存愧疚。書友就
職於不景氣的商業部門，唯業餘賣舊書掙些錢。書友的家恰
逢老房拆遷，購新房需巨資，他的經濟亦吃緊。故我半月後
領到一筆百元稿費後，不敢耽擱，即刻趕赴郵局了卻書帳。

自購藏《孫犁文集》後，我已拜讀數遍。我喜歡那醇厚
綿長、清新優美抒情詩體小說；那洗練雋永、紙短情長的散
文小品；那淡泊幽深、內涵豐饒的書話體文章；那樸素清純
如朝露清泉、啟迪心智的文藝理論名著……無不讓我挑燈夜
讀、如癡如醉。孫著爐火純青的文字功夫，憂國憂民的人文
情懷，令我如入洞天福地，甘老是鄉矣！

《孫犁文集》歷盡二十年歲月風塵，品相依然完好如新
。它散發出清素靜好的書香，讓人懷想芸齋老人幽潔高尚人
品。孫犁的文品、人品將影響我的一生。五卷本《孫犁文集
》，我常讀常新。

民國著名藏書家周越然有本名著，就叫《書 書 書》
，上海中華日報社民國三十三年初版，僅印一千冊。《書
書 書》真切勾勒了老藏書家為了書籍的一生。書，書，書
，那也是我這樣的女書癡，每天縈迴在心底的呼喊，我今生
甘為書奴無怨尤!

溫家寶總理去年十
一月在浙江、上海等地
考察時說，面對當前的
國際金融危機要 「想三
天」：昨天、今天和明
天。回顧昨天，要看到
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的

成績以增強信心，總結經驗為今後借鑒；抓
住今天，要勇敢面對當前的困難，千方百計
去克服；面向明天，不僅要度過眼前的危機
，還要謀劃企業未來的發展。

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已從虛擬經濟蔓
延到實體經濟，內地企業尤其是出口型企業
，正面臨着嚴峻的考驗。有的滯銷，有的降
價，有的減產，有的裁員。但也有很多的企
業，及時調整發展思路和生產方式，開拓新
的市場，不僅有效化解了眼前危機的影響，
而且正在謀劃未來的長遠發展。

在這種形勢下，溫家寶總理提出危機面
前 「想三天」，無疑是一顆最好的 「定心丸
」。 「想三天」就像用上一架高倍數的 「望
遠鏡」，看看昨天，看看今天，再看看明天
，突然就會豁然開朗，凝力聚信。要奮鬥，
就會有代價；要前進，就會有困難。沒有大
險，顯不出大勇；沒有大戰，建不了大功。
只有那些能夠在危機中堅守、在危機中嘗膽
、在危機中創新的人，才會迎來燦爛的明
天。

想昨天，就會發現，我們已經站到了很
高的起點。三十年前，我們是為了 「吃飯」
而奮鬥，三十年後，我們是為了 「富裕」而
奮鬥。三十年前，我們不僅身邊沒有車，而
且眼前沒有路。三十年後，我們是開着豪華
車，選擇高速路。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告
訴我們，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 「總鑰匙」
，創新是渡過一切難關的 「總出路」。想想
昨天的歷程、坎坷和成功，我們就會信心倍
增。只有一件棉衣的時候，都能夠戰勝冬天

。而如今，羽絨的、羊毛的、真皮的，禦寒衣服一大堆，還有
什麼 「寒流」能阻擋我們前進？

想今天，就會明白，任何成功都要經過痛苦的磨煉。市場
就是競技場，日常的生產和經營，都是平素的訓練。而只有經
濟危機到來的時候，才是決賽的關鍵時刻。到這時，每個人都
得使出全身的力氣。但最終，還是要有人被淘汰，有人站上領
獎台。淘汰雖然殘酷，但也是社會發展所需要。因為獎章和花
環，只能屬於最強壯最智慧的競爭者。金融海嘯告訴我們，今
天比昨天更嚴峻，今天比昨天更公平，今天比昨天更需要真正
的實力。所以越是優秀的運動員，就越喜歡迎接挑戰。

想明天，就會看到，危機過後的天空更燦爛。在現代經濟
史上，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並不少見。但這些危機也形成了一
個規律，每次危機過後，都有一批企業倒下，一批企業崛起，
一些行業萎縮，一些行業騰飛。人類要生存，就要有需求。今
天不需求，明天也要需求。需求雖然不斷變化、不斷更新，但
每一項需求，都必須通過生產來滿足。新需求需要新生產，新
生產滿足新需求。一次危機，是一次大的調整，也是一次大的
發展。因此，我們必須要想，明天需求什麼？明天暢銷什麼？
今天準備什麼？

「想三天」是一種思想方法，也是一種經營方式。王安石
在《遊褒禪山記》中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夷以近，則遊者
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之觀，常在於險遠。
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無論領導幹部還是
企業家，無論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面對金融危機，都應該做
「有志者」，都可以在 「想三天」中有新發現。

小時候不喜歡看戲，爺爺帶我
去戲院時，大多半時間在打瞌睡，
只在熱鬧打鬥的武戲時才興奮起來
。最後只記住了《十八羅漢鬥悟空
》和《打漁殺家》。

有一年暑假，在家沒事就每天
看電視，那一年不知為啥就看上了戲曲頻道，居然看了
幾十個戲，林林總總的各類，分不清每個戲種的區別。
回想起來，那時在看關漢卿和湯顯祖的戲曲本，也是入
進去了。

到浙江後，所接觸的本地人很多都喜歡越劇，時不
時從他們嘴裡哼唱出一段。前幾天，同事帶我去看越劇
，是鎮上請的紹興班子。我印象中的越劇只有電影版的
《追魚》，就懷着好奇的心去看了。

場子在一個大祠堂裡，正堂燃上香爐蠟燭，煙霧繚
繞盤旋。另一面就是高高的戲台，掛着一副 「王侯將相
裝男扮女虛情節，才子佳人說書唱戲實動人」戲聯。搭
得好棚子，密密麻麻坐着站着一兩千人，頭髮蒼白的老
人居多。同事說每當做戲時，很多老人提前一兩個鐘就
來了，這就是他們的節日，邊等着戲開場，邊嘮着家常
，他們是最忠實的觀眾。

正戲演出前，先來了一段天官祭拜，祝天禱地敬鬼
神，賀國慰民求太平。福祿二神繞場念慶詞，送上祝語
，灑下代表吉祥的橘子花生，眾人在下面爭搶着，有靈
光的打開傘倒轉來去接。接下來燃放一掛萬響爆竹，隨
着是八通煙花，將戲場的氣氛烘托到高潮，孩子們跟着
焰火叫嚷起來。

一陣鑼鼓喧天，場子裡馬上靜下來，簾幕徐徐拉開

，戲開演了。當晚上演的是喜劇《五女拜壽》，到底是
社會發展了，草台班子也厚實，燈光音響一應俱全，還
用上了電子顯示屏放戲詞！聽着婉轉悠揚的唱腔，配合
着戲詞，居然大半都懂了。

認真看了三天越劇，每晚站到十點，腿腳痠麻。觀
眾最喜歡《紅樓夢》和《梁祝》，很多人看得如癡如醉
，小聲跟着哼唱。許是熏陶得久了，唱腔做派優美的段
子，迎來一片片喝彩。

終本的是《天道正義》，秦香蓮在台上哀怨啼哭，
場下唏噓不已，到包公鍘了負心的陳世美，收場時上下
一片掌聲，道德獲得了宣揚，百姓得到了撫慰。越劇是
優美極致的藝術，素淡的妝扮，雅致的台風，演唱的都
是忠義倫理道德。延續了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就通過越
劇傳承給了浙江的鄉村百姓。

台北動物園始於一九一四年，原
本是一個日本人大江氏在圓山的私人
花園。園中栽養了眾多的花木，還圈
養了許多小動物。後來，對外開放，
歡迎民眾參觀。再後來索性建成個動
物園──台北──也叫圓山動物園。

園內收養動物七十種共一百四十八隻。
別看這個動物園不太起眼，卻是台灣的唯一，是台北

市民──尤其是小朋友的最愛之一。這裡也是兒童育樂中
心，隨家裡的大人到動物園踏青賞花，看動物嬉戲遊樂、
玩旋轉木馬、坐摩天輪……是小朋友們最盼望的事情。動
物園的明星是一頭大象，名叫 「林旺」。林旺的經歷比較
坎坷，是抗戰時在緬甸戰場從日軍手中奪回來的，當時有
七頭大象在軍中服務，主要的作用就是拖大炮、馱輜重，
十分辛苦。七頭大象陸續死去，留下了林旺。 「退伍」後
的林旺從緬甸來，踏過緬甸公路、輾轉雲南、先到貴州、
再至湖南、繞行廣東，跨海進島，經一路風雨顛簸，入住
園內。園裡原有的一頭母象 「馬蘭」，自然就 「拉象配」
地和林旺結成一對兒。本來出身、歷史都互無瓜葛的兩位
，居然也能卿卿我我地好成一團，只可惜始終沒能成就什
麼。林旺兩口子的一舉一動，牽引着人們的目光，撥動每
個大、小朋友的心。說也奇怪，這種兒時的期待、美好的
情景，就一直保留在許多成年人的心底。

一旦牽動人心，就是件 「公器」；既然事關民生，
「事業」就應當發展。 「圓山」畢竟太小了，已經不能滿

足擴大的需要。於是 「木柵動物園」應運而生。
木柵，與北京前門大柵欄相仿，都因曾有 「柵欄」得

名。出台北市區不遠，沿彎曲的公路蜿蜒繞山可到。那個
地區有海拔不太高的山區和較為平緩起伏的坡地地形，選
為動物的棲居地是適宜的。

一九八六年，動物園要搬遷了── 「大件事」啊。市
民們都到圓山看動物的搬家。動物搬家非比尋常，動用了
幾千人力。為把 「林旺」安全弄上汽車，費了九牛二虎的
氣力；為避免過橋鑽洞讓長頸鹿受傷，更是煞費苦心。儘
管小心翼翼，獅子、老虎還是很受驚嚇，連平時最不老實
的猴子，都或縮頭縮腦或又跳又叫。好在這一切都平安地
完成了。市民們極其關注這個工程，在搬家的沿途列隊觀
看，足有數十萬人。

這樣轟動而有趣的事情，怎麼能落下娛樂界呢。滾石
唱片公司旗下的多位歌手，齊力創作演唱了一首名為《快
樂家園》的歌曲，以紀念此一盛舉：大象長長的鼻子正昂
揚/全世界都舉起了希望/孔雀旋轉着碧麗輝煌/沒有人能
永遠沮喪/河馬張口吞掉了水草/煩惱都裝進了他的大肚
量/老鷹帶領我們飛翔/更高更遠更需要夢想/告訴你一個
神秘的地方/一個孩子們的快樂天堂/跟人間一樣的忙碌擾
攘/有哭有笑當然也會有憂傷/我們擁有同樣的陽光……歌
手中有我們熟悉的潘越雲、李宗盛、齊豫、張艾嘉等，還
有剛剛出道的周華健……

這首歌真是生逢其時，一經演唱立即轟動，迅速走紅
，到處都能聽到它的旋律。流行文化的力量就是這麼厲害

，它能讓人沉醉其中、癡迷忘神，被不自覺地裹挾進一個
自己都不明白的情景。一件普通不過的事情，成為社會焦
點，儼然也有了文化盛會的模樣。

木柵動物園與圓山不可同日而語。佔地近二百公頃，
設十三個動物展示區，分門別類地有本地鄉土動物、蝴蝶
園、鳥園、植物園、教育中心及各類動物園區等等。園區
很大，還備有輪椅車、人性化的步道方便遊客登山郊遊；
還有兒童樂園、餐飲設施。園區奉行 「地理生態展示法」
的理念，讓動物擁有原生地類似的居住環境，不必改變生
活習性，遊客在觀覽同時也可以了解生態知識。可以看出
，這個動物園很專業化，無怪它是亞洲最大。雖然最大，
卻也不是濫求擴張，對收養的動物嚴加甄別，一般品種，
雖為動物之列，品類再多、相貌再奇也永遠不會進來的。
凡收養的動物，都有特別的展區和管理，絕不是放任自流
，自生自滅。不僅如此，還利用各種手段宣傳弘揚，引人
共同關注，持續熱愛。標誌性動物林旺作為營運宣傳的重
點是非常成功的，對林旺馬蘭的傳奇經歷、愛情、生病、
別妻、離世，連續地向公眾報道，保持了動物園的知名度
提升；對動物們一個個故事的精彩傳神的描述，呈現出動
物園的溫馨生活。

轉眼間二十多年過去了。在木柵動物園建園二十周年
的時候，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不是紀念大會，而是對
老遊客的回饋，一九八六年出生的遊客可以免費遊園，在
動物園寫生做畫的大小朋友也可以免費，還有一系列的知
識講座。當年演唱《快樂天堂》的部分歌手也被電台電視
台請回來，共同回憶。

和我們一起經歷了地震災難的熊貓團團和圓圓，也已
經住進了木柵動物園特意耗巨資修建的熊貓館，成了那裡
的新住戶。只是大象林旺馬蘭夫妻，已經在幾年前衰病離
世，譜寫了一首生命之歌。沉沉的哀痛和誰來接棒的問題
在大小朋友的腦際縈繞。世事不都是如此嗎？歷史總要新
寫，但每個人心中對未來的不安疑盼，和對過去的美好記
憶是誰也不可能洗去的。還是 「讓全世界都舉起希望/沒
有人能永遠沮喪」 ， 「昂揚」向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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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貓
﹁虎
子
﹂
（
攝
影
）

李
增
元

很
多
人
說
，
現
如
今
過
年
沒
有
﹁年
味
兒
﹂
了
。

有
這
種
說
法
的
，
都
是
經
歷
過
傳
統
春
節
的
人
。
至
於

小
孩
子
，
因
為
沒
有
對
比
，
對
此
說
法
就
沒
有
感
覺
了

，
在
他
們
眼
中
，
過
年
就
是
現
在
這
樣
。
春
節
畢
竟
是

延
續
千
年
的
節
日
，
其
中
積
澱
的
傳
統
文
化
比
其
他
節

日
更
為
深
厚
。
那
麼
，
年
味
兒
又
在
哪
裡
？
從
臘
月
初

，
就
一
步
步
邁
入
春
節
，
過
年
的
味
道
也
越
來
越
濃
。

臘
月
二
十
三
祭
灶
開
始
，
接
下
來
灑
掃
庭
院
，
備
年
貨
，
貼
春
聯
，
放
鞭
炮

，
守
年
夜
，
舞
龍
舞
獅
，
拜
年
等
等
。
春
節
是
在
忙
碌
了
一
年
後
，
給
國
人

一
個
家
庭
團
聚
、
快
樂
享
受
的
假
期
。
每
一
天
都
有
不
同
的
活
動
，
包
含
了

吉
祥
如
意
、
健
康
長
壽
、
辭
舊
迎
新
等
寓
意
，
絕
不
只
是
吃
喝
那
麼
簡
單
。

傳
統
的
春
節
是
由
一
系
列
的
儀
式
和
活
動
組
成
的
，
是
農
耕
文
明
民
俗
文
化

的
組
成
部
分
。
人
們
可
以
從
中
享
受
到
快
樂
和
滿
足
，
體
驗
傳
統
文
化
的
魅

力
。
要
說
中
國
人
過
年
一
直
是
有
滋
有
味
的
，
反
而
是
自
從
提
倡
新
式
過
年

後
，
這
年
味
兒
就
越
來
越
淡
了
。
春
節
沒
有
洋
節
日
那
麼
新
潮
，
顯
得
﹁俗

﹂
，
很
難
吸
引
年
輕
人
的
興
趣
。
豈
不
知
這
個
﹁俗
﹂
是
春
節
的
特
色
，
它

本
來
就
是
一
種
民
俗
，
不
屬
於
陽
春
白
雪
，
而
是
老
百
姓
的
樂
子
。
在
傳
統

文
化
受
到
壓
制
排
擠
邊
緣
化
幾
十
年
後
，
年
輕
人
對
許
多
傳
統
儀
式
已
經
不

知
其
意
義
所
在
，
也
就
找
不
到
傳
統
節
日
的
樂
趣
。

春
節
求
的
就
是

﹁俗
﹂

江
德
斌


